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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女人．專業人： 

一個現代台灣女性認同的印記與反思 

 

宋玫玫(淡江大學未來學所/助理教授) 

 

 

這一代台灣女性最大的課題之一，是如何在現代社會與傳統角色之間作取捨。

時代的發展賦予了女性得以追求自我的自由，給予女性前所未有的機會，至少在

學業與工作上的桎梏減少許多。但是女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卻往往沒有太大的轉變，

以致於現代多數台灣的女性必須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二頭燒，在專業角色與妻職母

職之間不斷地來回周旋。成就越高，專業責任越重，對自己的要求越高，對家庭

的虧欠感就越深。許多專業女性共有的掙扎是：我們在做自己、做妻子、做母親、

做專業人…多重角色之間，究竟應該如何平衡？ 

 

做為現代女性與傳統角色的衝突，在我身上其實沒有真正地突顯。我那位受

新思潮影響頗深、大概覺得自己需要身體力行男女平等理念的阿公，在我還沒出

世之前就已經開宗明義地表達他對查某孫的期待，因此在那個還沒有產前超音波

偷窺胎兒性別的時代，全家在我母親懷孕後便一概以台語的「妹妹」指稱她肚子

裡的胎兒。最後我如大家所願地出生，家人也將他們對女嬰的歡喜延續到我的名

字上，繼續叫我ㄇㄝˊㄇㄝ。 

 

身為家族這一代「長孫」的我，自小就集三千關愛於一身，從來就沒有意識

到在社會的其他角落，人生的抉擇可能應該因性別而有異，也因此我在人生中所

有的重要決定之關頭時，從來沒有因為自己是女孩子而自覺需要有與男生不同的

考量。唯一的例外大概就是高中選組的時候了，當時十分喜愛物理及地理、卻對

強調記憶的化學與歷史感到頭痛的我，在無法決定要選擇文組或理組時，最後一

刻順從了班上女同學的慫恿、和潛藏的社會期待，很「方便」地選擇了文組。另

一個時刻則是在大學聯考填志願之前，父親建議我考慮教育科系，原因是「女孩

子當老師，將來比較容易兼顧家庭與孩子」。父親淺淺的一句話，大概就是我對

自我與妻/母職概念的模糊初成了。 

 

 自我認同當然有大半是來自原生家庭的形塑。我的家庭在成長過程中給了我

「異於當時一般台灣女性」的機會，但我相信我的父母親應該也曾經對如何以「現

代」的觀點養育女兒，感到過些微的掙扎。他們認為應該給予兒子女兒完全平等

的機會，但其實也難掙脫出社會深層套錮在他們身上的無形枷鎖。這也是為什麼

我在求學過程中，父母親會鼓勵我也可以挑戰所謂比較「硬」或傳統上認為「屬

於男性」的社團，進入社團後也可以當領導者，不必因為自己的性別而有所設限；

當我在那個仍舊戒嚴中的台灣社會，帶著大學社團同學與保守的校方衝撞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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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父母親從來不會告訴我女孩子應該要乖巧柔順地隱藏起來，反而全力支持

我該做的事就要去做。但是當我的「女兒職」開始蛻變，加上妻職或母職時，20

多年來曾經以實際行動替我捍衛過平等權利的父母，又很不自覺地走進社會已經

畫好的框限之內。我猜想我那位才華洋溢又事業有成的母親，對於妻/母職的想

像其實也曾是頗為傳統的，認為女兒結婚後就可能無法兼顧學業，或者同樣必須

蠟燭二頭燒地兼顧學業與妻職，所以當年很捨不得我決定早早走入婚姻，似乎並

沒有想到過我們這一代的婚姻模式是可以與上一代有所不同的。 

 

事實上，妻職的角色在我身上終究並沒有太多的掙扎。二個台灣留學生遠離

各自的原生家庭，在美國築巢，給了夫妻倆獨立形成屬於「我們」心目中夫妻關

係樣貌的機會。「平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無須討論，也不用談判。老公在

遇到我之前就已經獨身留學了數年，對於處理自己的家事駕輕就熟，比起當時初

離母親呵護羽翼的我，各種手藝遠遠有過之而無不及，因此手拙的我也就很自然

地當起二廚、二工（亦即幫忙洗衣打掃的第二號工人），延續了二個留學生學業

上各自追求的志向、生活上相互照顧的模式，沒有什麼男外女內，也沒有什麼性

別刻板。現在回頭看，這樣的分工文化在 90 年代紐約市的台灣留學生圈中頗為

自然，身邊的留學生夫妻們幾乎都是以此種方式相處，身在紐約附近的美國朋友

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在這個時期中對我認知自我女性角色影響最大的，應該是

施寄青的「走過婚姻」一書。書中她以自己的切身例子對婚姻制度提出的批判，

對當時剛結婚沒多久、即將天真地把傳統婚姻模式往自己身上套的我，簡直是當

頭棒喝，不但展開了我反省婚姻制度對於女性之剝削與桎梏的旅程，也促使了我

和先生經常溝通、討論我們倆想要之婚姻樣貌的模式。 

 

母職的角色開啟了我另一個得以反思自我的機會。婚後五年、博士論文將近

完成的期間懷了老大，原本和其他留學生一樣，單純地認為把孩子生下來後，再

邊帶小孩邊盡快寫論文，趕快熬過去就好。沒想到我的論文指導教授在此時給了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忠告之一：「為什麼不休學一年專心帶小孩？」他問，「學校給

妳這個權利，妳可以把握；而有媽媽全心全意地陪伴長大，會是妳可以給孩子一

輩子最好的禮物了。」就這樣，幾句話讓我得以用完全不同的角度，看待母職對

我「學生職」的「干擾」。我最後停學了三年，完全出乎自己人生規畫之外地開

始當起全職媽媽。 

 

那段經歷讓我對於何謂「人生的成就」有了非常深層的省思。白天我陪小孩，

老公上班；晚上換他陪小孩，我可以閱讀休息，做自己。日子從容的餘裕讓我們

得以從小孩的眼光看待家庭的意義，得以享受當父母親的樂趣，得以理解養育下

一代最有意義的地方在哪裡。可能由於童年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關照，我老大一

直很有安全感，以致於後來他雖然必須在同一段時間經歷多重重大的挑戰——搬

離熟悉的朋友/家園/國度、學習全新的語言與文化、還得和同時到來的雙胞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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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妹分享父母親的愛——他仍舊能以超齡的樂觀與沉穩面對周遭的轉變。也讓

我始終認為，當年的決定的確是我們可以送給他最好的禮物。 

 

透過老大的同學與玩伴，我認識了許多原本事業有成的專業女性，她們為了

能夠在家陪伴小孩，選擇讓專業上暫時休息或者半休息：有紐約愛樂的首席樂手

選擇暫停私人音樂教學、僅保留樂團的練習；有曾是跨國公司的駐拉丁美洲的經

理，選擇改幫非營利組織寫企劃、以爭取在家陪小孩的時間；有心理諮商師、律

師選擇一週只工作二個半天以保持與專業的連結、將大部分的時間留給孩子。當

然當時做此種工作上調整的都是母親，還沒有看到父親辭職帶小孩，但是這些專

業女性的先生們也都實際參與育兒的責任，換尿布、幫小孩洗澡餵食、陪小孩玩

耍…，無一不包。父職的意義在這些看似瑣碎的活動中得以體現，父親們得以透

過自我/父職/專業職之間的轉換機會，而以更柔軟的角度看待世界；而母親們也

因為能有喘息，而較容易得到自我/母職/專業職之間的平衡。 

 

我一直在思考，台灣的社會如果想要達到真實的男女平等，能不能先提供更

有彈性的管道與文化，讓女性與男性都有機會在學業或事業上得以暫時歇息，處

理人生中更重要的事情（例如養兒育女），之後再回到職場繼續衝刺？文化上的

支持是個不可或缺的一環。我在家帶老大的期間，每當有美國朋友問起我的近況、

或者和新認識的朋友聊起我其實是個將學業暫擱一旁的博士生媽媽時，美國人的

反應都極為正面，高度肯定高學歷父母願意暫停學業事業親帶小孩的決定；然而

每次與台灣親戚朋友聊到相同話題時，他們的反應卻截然不同，每個人都不斷勸

我要盡快回去完成學業，先把投資多年的博士學位拿到手，別再浪費時間。倘若

我們的社會不斷將育兒的工作視為浪費時間，倘若我們不斷將「成就」狹窄地定

義在事業階梯之上，男性就永遠不會願意接手顧家育兒的工作，女性就無可避免

地只能在專業人與妻/母職之間不斷掙扎，忙亂地平衡二者，最後犧牲的可能就

是自己做「人」的時間與機會。 

 

下一代的年輕人是聰明的，當他們看不到「做人．做男/女人．做專業人」

的平衡點時，他們通常選擇先做「人」、做自己，再運用專業人的角色來養活自

己，成就自己，最後寧可放棄從事父/母職的機會。當我們整個社會只有拼命高

喊少子化將帶給台灣的危機，卻沒有具體的制度和文化，來誘使年輕人在傳宗接

代之外找到生育兒女的意義，讓育齡男女可以真實享受到為人父母的樂趣，我們

是無法說服新一代、意欲追求自我的女性繼續生養兒女的。只有當我們的社會能

把養兒育女視為人生中真正核心的重要歷程，把父/母職視為對社會有實質貢獻

的任務，並在職場與家庭皆給予實際上的支持時，才會看到更多能夠依著人生不

同階段之需求轉換自己「人．女人．專業人」角色的自由人。 


